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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交流中的译入和译出
□伊明·艾合买提（维吾尔族）

文学翻译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
它能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
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另外，它能提高
各族人民的精神境界，扩大他们的视野，
拓展他们的思维，更能促进中华民族文学
乃至世界文学的繁荣。

丝绸之路是几千年来人类文化交流
最为活跃、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丝绸之
路上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互信，
首先归功于文化的交流，文学交流是其中
的重要方面。而这种交流大多通过多种语
言的互译来实现。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
要动力之一。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
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是
什么样子。而在众多的文化交流中，文学
交流历史最久、领域最广、影响最大。文学
交流是以双方或多方语言的互相译入或

译出为前提的。换句话说，语言是文化中
最为基础、最为鲜活的部分，是各民族灿
烂文化的载体。某种语言的译入或译出，
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译入或译出，是对民
族和民族文化的介绍。

各民族母语的存在决定了各民族文
化交流中翻译活动的存在，而各民族母语
创作的存在同样决定了文学交流中文学
翻译的存在。如果各民族作家、诗人都用
同一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那么，那些只
有通过本民族的母语才能原汁原味表现
出来的民族文化，就难以为其他民族读者
所了解。艾特玛托夫曾说，“民族的不朽就
表现在它的语言上”，“在文学领域内有许
多问题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有一个事实未
必可以争论，那就是作家在描述自己人们
的生活，描述自古以来就是他的祖国的人
民，描述他们的性格、特点、心理、传统和

习惯时，母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这句话
说明两个问题：对维吾尔族作家们来说，
他们要将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译成其他
语言，以此与其他民族读者交流思想和情
感，以介绍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此同
时，处于多种文化夹缝中的维吾尔民族更
需要阅读其他民族的乃至世界各国的文学
作品，以便了解其他民族，了解世界各国，
提高文化水平，为西部大开发、建设平等团
结和谐稳定的美丽家园作出贡献。

对发展中的维吾尔族文学来说，文
学交流中的译入比译出更显得紧迫。译
出是向其他民族的读者介绍本民族的文
化，而译入则意味着向本民族介绍整个世
界的文学发展状况。从这一点上，我对从
事这项工作的翻译工作者，对 《民族文
学》《世界文学》 等刊物及各出版社表示
敬意。

《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创刊发行以来，以新颖而
丰富的内容，出现在广大维吾尔文读者面前，让读者从
中获取了深广的知识和健康向上的精神。这次改稿班
的举办，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为本次改稿班的参加者和一个文学翻译爱好
者，我和与会的所有作家翻译家一样，心里充满了喜悦
和对《民族文学》的感激之情。《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
将一批青年创作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紧紧地团结在了
自己的周围，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和翻
译家。它在译介我国各民族优秀作品、促进各民族之间
的相互了解和心灵的沟通、为广大维吾尔文读者提供
精美的精神食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译者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奔驰者，是心灵与心灵
之间的连接者。《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所起的作用，是
潜移默化的，但它在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却是
巨大的。倘若没有合格的译者，不能保证翻译质量，《民
族文学》就不可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为此，我希望

《民族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和文学翻译工作者一定要树
立高度的责任意识，珍惜和爱护这个来之不易的文学
园地。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老一辈
翻译家们所翻译的大量优秀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
汉译维的范本。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一定要细心研
读，认真比较。

目前，我们的文学翻译质量和文学编辑的综合素
质还有待提高，译文一定要保证流畅。要正确使用母
语，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学语言，避免出现语言生硬现
象。青年翻译工作者要积极向老一辈翻译家学习，以他
们的佳作为翻译范本，掌握好翻译技巧。当然，这也需
要文学编辑人员花费很大的心血，付出艰辛的努力。

总之，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认真做好。文学翻译
队伍尚不稳定、宣传工作还不到位、选题内容还有待开
发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做好做实。但我相
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民族文学》 维吾尔文版
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精神生活家园里的一枝艳丽夺目的
花朵。

《民族文学》举办改稿班，我觉得这
是为搭建心灵桥梁、增强文化交流和思
想沟通、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所
做的实际工作。文学是沟通心灵的桥梁，
翻译是沟通文学的桥梁。

我国各民族文化千姿百态，不同的
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文化个性。通过翻译这个窗
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各民族自身的发
展状况，而且可以了解各民族之间的交
往状况。因此，我认为：一个翻译工作者，
本身就是一个中介、一个桥梁。翻译就要
增进不同民族的互相了解。这就要求翻
译工作者再现这种特色与差异。

民族文学翻译不仅能够促进少数民
族作家深入挖掘、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
传统，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精华，提
高文学创作质量，同时也是兄弟民族间
相互交流和展示各自文学迷人风采的途
径。而且，汉文读者能够通过译介的作品
欣赏到其他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通过
译介，还能够鼓励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学
习和实践双语写作，使他们扎根于本民
族文化，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的作品。

文学翻译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创造性
劳作。文学翻译工作者需要一个成长的过
程，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不断地丰富自
己的阅历，需要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字的扎

实功底，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此外，对
文学翻译工作必须热爱，还要保持敬畏。随
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畏文字了，越来越
敬畏文学翻译了；我越来越觉出它的无边
无际，时刻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和自满。

《民族文学》杂志是繁荣少数民族文
学的大花园，更是少数民族作家和翻译
家的精神家园。《民族文学》的兴旺发达
是我们的衷心期盼。让我们这些作家、翻
译家，为促进交流、加深了解、增强团结、
构建和谐，为民族文学翻译出现一个生
气勃勃、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崭新局
面，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为中国梦的
早日实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从事文学翻译，对译者是
个严峻的挑战，译者不但要走进
作者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中
人物的精神领地，还要有两种语
言的把握能力，以及不逊于作家
的艺术想象力。

完成一部翻译作品很难，每
一个译者对此都深有体会。我的
父亲吾拉木是《水浒传》的译者
之一。那时他每日挑灯夜战的情
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多次去找季
羡林请教，与克里木·霍加、伊
明·吐尔逊等翻译家反复切蹉。
我哥哥至今保存着父亲那些年
写给他的70多封书信，最近我重
新阅读了那些书信，书信的内容
涉及他如何翻译《死魂灵》《水浒
传》《西游记》等名著的问题。有
一封信长达13页，其中谈论有关

《西游记》翻译问题的内容占去整
整11页。读过之后，我被父亲那
种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所感动。

上世纪80年代，新疆人民
出版社约我父亲和伊明·吐尔逊
开始合作翻译《西游记》，不知是

时间不够用还是作品译起来太难，我父亲整整
翻译了15年，只翻译了18章，伊明·吐尔逊翻译
了20多年，只翻译了10章。如今二人前后都已
故去，已译部分的译稿在我们手里，却找不到能
够接替他们继续翻译的合适人选。就这样，中国
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至今未能出版维吾尔
文版，成为出版界和翻译界的一件憾事。翻译工
作的艰辛和苦涩是不言自明的，翻译完成一部
有分量的作品是很难的，让译作在使用另一种
语言的读者中喜闻乐见则更难。在审美意象、思
维与视角上与原作保持相似性，给另一个民族的
读者献上一份既符合这个民族读者阅读习惯又
忠实于原作内容和风格的译文，则是难上加难。

一部好的译著，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得以
畅行，自然离不开译者的苦心孤诣和辛勤笔耕，
离不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美学理念和各种思
维的综合运用。从我翻译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诗
歌的实践来看，将文学艺术的美学理念与审美
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并将之运用到文学翻译实
践当中去，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原文和译文
二者的相似性，是文学翻译者所追求的目标之
一。文学翻译是语言信息与美感要素的整体吸
纳与再造。译者如果能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语
气语调乃至节奏韵律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那原文的美感才能得到完美体现。

仅就文学翻译而言，译者需要对两种语言
的相关知识都了然于胸，流畅的母语表达和扎
实深厚的他语基础是必备条件，但对母语的熟
谙显然是重中之重。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具有巨
大的魅力，它在传承和保护一个民族的原生文
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把这些有魅力
的作品译介给其他民族的读者则是我们翻译工
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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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翻译的掌心”。首先作家的某种
心声、情感、领悟、灵感通过“翻译”变为某种语言，再转移到文
字，再变为文学作品，然后迎来被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的机遇。

每个民族的文学包括原创文学与翻译文学。一般来说，一
个民族的原创文学通过文学翻译才能被其他民族读者了解。文
学翻译不仅是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一门独特的语言艺
术、表达艺术，也是一种再创作。因为文学翻译传递出来的不仅
是生活内容，还有文学和艺术的感染力。

任何两种语言的词汇里没有完全雷同的词语，甚至这个民
族中存在的某些词语在那个民族里根本没有过。因为一个民族
语言里某个词语除了表示它的字面含义，还包含着这个民族历
来所经历的坎坷命运，是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的内涵，
只有本民族的成员才能完全领悟。所以翻译家必须理解、懂得
这种“文化符号”，并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

《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创刊给广大维吾尔族文学翻译
家建立了展示自己翻译能力的平台。广大维吾尔族读者通过这
个平台可以更多地了解到了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魅力。它刊载了

多个民族的大量文学精品，培养了一批青年文学翻译家，也为广
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也翻译了不少的诗歌、小说和文学评论，借此提高了自
己的翻译水平。确切地说，更加深层地掌握了母语的表达技巧，
更加精细地发现了自己母语的独特性。每次完成一部作品的翻
译工作，我都感到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
内涵，能否通过翻译准确地表现出来，完全取决于翻译家的文
学素养和母语表达能力。仅仅翻译语言是不够的，必须还原其
文学色彩、语言意境。在尊重原著风格、语境、内容、结构的前提
下，仔细斟酌，以最贴切的语言文字，传达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
语言风格。

民族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民族文学，是因为它具有文化、艺
术、语言、审美、心声的表达方式以及精神上的独特性。因此，翻
译家的责任非常重大，他（她）在翻译实践中始终担负着把其他
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尽量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的使命。翻译家只
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才能更加精准、更加优雅地表现母
语的魅力。

近日，《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在乌鲁
木齐市举办。改稿班举办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到会看望与会多民族作家翻译家，勉励
大家努力创作，祝愿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更加繁荣发展。来自
全国各地的60多位作家翻译家在改稿班上交流创作与翻译
经验，就母语文学的魅力、文学的使命以及文学翻译技巧等
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说，《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创刊以
来，得到广大维吾尔族母语作家和翻译家的大力支持，一直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悠久
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维吾尔族文
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一种面向未来发展的文化。《民族文
学》维吾尔文版吸收借鉴国内多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和国外
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也是维吾尔文化不断开放的见证，是维
吾尔族文化不断求创新求发展的成果。在全球化时代，珍惜、
发展和保护民族优秀文化，是广大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家的
责任。举办这次改稿班，希望为多民族作家、翻译家、评论家
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的机会，进一步提高维吾尔
族文学创作和翻译水平，促成更多文学精品的产生。

新疆文联党组书记黄永军说，《民族文学》在新疆举办维
吾尔文版和哈萨克文版改稿班，体现了中国作协对新疆的关
心，对新疆各族作家和翻译家的爱护。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
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改稿班就是一次接地
气、通下情、促发展的活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
现。文学是唤醒人的思想、滋润人的心灵的良药。一个民族的
发展进步，一定要有文学的滋养。参加改稿班的作家翻译家
是民族的文化精英。对保守、愚昧行为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反分裂斗争，要依靠广大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家努力提
高自己的思想和文化水平。在当前特殊的形势下，这次改稿
班的举办，对于维护新疆的和谐稳定、促进新疆的发展繁荣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说，在新

疆参加这个活动，感受到大家对文学的挚爱，体会到一种正
能量。现在文化界最时髦的说法就是占领文化高地。《民族文
学》这几年创办了5个民族文字版，在一个一个地发展自己的
文化高地，形成了一种上升的形势，散发出一种正能量，给人
以信心。写作可以分成两种：灵魂写作和俗世写作。俗世写作
就是奔着世俗的成功而去的。我认为支持中国文学的还应该
是灵魂写作，它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现在文坛面对的诱
惑特别多，信息爆炸、真假难辨。但是，只要人还有灵魂，文学
就有灵魂，就不会消亡。

新疆文联、作协主席阿扎提·苏里坦说，近年来，新疆广
大作家翻译家饱含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创作与翻译，
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与翻译作品。《民族文学》
维吾尔文版自创刊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改稿班、研讨班及笔
会，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得到广大读
者的赞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文学翻译工作是非常严
肃、细致的工作，要求译者不但具有文学审美能力，而且还需
要具备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所以要求译者必须坚持不断地学
习，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开拓，通过高妙的翻译为我们
展现中国多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独特魅力。

文学评论家包明德说，《民族文学》举办这次改稿班对促

进维吾尔族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维吾尔族诗歌源远流
长。他们的小说也具有突出的特点：人物的心灵是质朴自然
的，像天池一样美；人与人之间善于沟通，误会容易化解；小
说也具有诗化的倾向。这些作品不仅是维吾尔族的瑰宝，也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华文明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构建的，
中国的文学也是各个民族共同构建的。新疆的维吾尔族文学
是中国文学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新疆维吾尔族文学的创作拓
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版图。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总译审、副局长阿里木江·沙比提
说，这些年来，《民族文学》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少数民
族原创和翻译作品，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
文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许
多作家、翻译家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文学翻译是非常有
价值的一项工作，人类因翻译家们的努力而增进理解与沟
通。做一名翻译，两种语言的功底都要深厚，同时还需要进一
步学习、了解和掌握两种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促
进沟通。这一切都说明，翻译家手中的译笔，充满着力量。希
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这一刊物办得更好，把更多优秀
的母语和翻译作品奉献给读者。

民族出版社总编辑助理阿合买提江说，办好《民族文学》
维吾尔文版，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翻译质量，也就是说，要体现
好刊物的“民族性”和“文学性”。将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风俗

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下用不同的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
用另外一种民族语言来翻译表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想
做好维汉文学翻译，译者首先要对该民族的基本情况和民族
文化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对作品认真阅读、吃透，然后对该作
品中出现的名词术语、成语、习惯语等进行认真探讨。实在没
有办法翻译的名词术语，可以音译的方法处理并做脚注。

民族语文翻译局维吾尔文室副主任阿不力孜认为，文学
翻译要充分再现原著作家的创作情感、风格，要尊重原著所
属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特点。译者要准确理解原文，既要尊
重原作者的民族个性、用词习惯，还要用准确优美的母语充
分再现原创作品的情感与风格，提升读者精神境界，传承发
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山东作家王常芳说，维吾尔族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
的民族。一个作家一定要深入到本民族文化之中，寻找到属
于本民族的丰富的矿藏资源，因为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都
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
己的文化与心灵密码，这种属于各自民族的鲜明特征，需要
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不断地向各自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
去掘进与开拓，认识到它固有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同时，我们
也要学会走出自己熟悉的生活半径，走到自己的民族之外，
把本民族的文化放在世界格局之中，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
河之中，学会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然后给自己找到一个最独
特的视角。

改稿班期间还召开了“《民族文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
行会”，来自新疆各地的书刊发行员、销售员参加会议，对《民
族文学》杂志进行评点，并提出一系列有效建议。新疆邮政报
刊发行局局长王疆说，从近两年的发行情况看，《民族文学》
的宣传发行工作还有待加强。新疆邮政报刊发行局将利用自
身点多、面广、网大的优势，使《民族文学》的覆盖面不断扩
大，将刊物送达全区千家万户。 （布买热木、伊利迪尔）

以文学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综述

翻译是心灵之间的沟通
□铁来提·易卜拉欣（维吾尔族）

文学翻译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
□苏永成（回族）

文学翻译与母语的魅力
□艾孜提力·艾海提（维吾尔族）

·专 论·

不论哪一类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作者
内心爆发的想象力，纵情投入创作是关键，
诗歌创作更是如此。诗人进入创作，一般来
说，内心都会有着深厚的情感需要抒发。诗
歌创作不存在什么这种写法好、那种写法
不好的问题，不存在应该用这种方式写诗、
不应该用那种方法写诗的倡导。用什么方

式写诗由作者自己的风格、思维方式来决
定。诗歌处在传统和创新的交叉点才能发
展。为此，诗人应该不断提高创新能力，认真
阅读本民族的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优秀作品。

仅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学翻译就变得
非常必要。文学翻译者在诗歌翻译当中，会
发现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法结构

都有一定的内在规律。一个民族认为写得
美不可言的一首诗翻译成另一个民族的语
言时，那首诗可能会完全失去美，甚至有些
诗按意思来翻译会变成家长里短。所以，从
事诗歌翻译者必须下大功夫，把诗歌纳入
本民族的文化范畴才能把诗翻译成诗。

诗歌翻译要尊重原作的表达方式和风
格，单纯地考虑词义会影响一种语言的表
达能力。所以在诗歌翻译中要具备一定的
词汇积累和熟练的翻译技巧。翻译的过程
可以投入一些个人的创造，但不要太多，否
则就会脱离原诗的意思。

如何把诗翻译成诗
□乌买尔·买买提依明（维吾尔族）

我之前主要从事公文翻译，担任各种会议的
口译任务，有时对翻译工作存在懈怠情绪。后来我
将一篇汉文作品译成维文，投给新疆的《文学译
丛》杂志。译文发表后，自己感到文学翻译像一把
火燃烧在我心灵的深处，从此我的文学翻译热情
日益高涨，不断翻译并发表文学作品。后来，我接
触了《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请求编辑们给我一
次翻译的机会。

编辑给我分配了任务，让我翻译王干的散文
《向鲁迅学习爱》。我以前没有翻译过散文，能不能
翻译好？能不能让编辑和读者满意呢？我顾虑重
重。该作品引用了鲁迅、毛泽东的格言。这些格言
我从来没有读过，甚至有的没有听说过。于是我找
来几篇鲁迅的作品，精读了一遍，了解了鲁迅的写
作方法、写作风格，最后尽一切努力开始了翻译。
通过反复琢磨、修改，终于拿出了比较像样的译
作。编辑看了觉得很满意。从此，我加入了《民族文
学》维吾尔文版的翻译队伍，有幸翻译了《失语的
红军》《清明时节雨纷纷》《云儿从来不说话》《爱与
寂寞》等优秀作品，并且通过翻译这些作品提高了
自己的文学素养，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说心里话，《民族文学》照亮了我的前进道路，
它以文学的美和善滋润了我的心灵。它鼓舞了我，
锻炼了我。没有它的培养、指导、帮助，就没有我文
学翻译的今天。希望杂志社给我更多的锻炼机会，
翻译出更多的文学作品。

翻
译
充
实
了
我
的
生
活

□

阿
不
拉
提
·
阿
不
都
拉
（
维
吾
尔
族
）

文学翻译对我来说比创作还难，因为创作时你能随便发挥语
言思维和表达能力，但是翻译要尊重原作者的风格和本意，不能摆
脱他的思维框架和表达方式。这种限制对文学翻译家来说是一种
挑战。翻译家要忠于作家的语言和风格，同时要考虑怎样翻译才能
接近完美，让读者像阅读原创作品那样欣赏翻译作品。

我认为文学翻译家首先要会写作，最起码要懂文学，要精通两
种语言，要特别重视母语。要是母语表达能力差，好的翻译无从谈
起。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翻译的难点就在于把握好两种
不同语言的特点。如果不是如此，在翻译过程中就容易迷惑，语言
思维死板，只抓本义，不懂引申义或语气，处处犯形式主义的错误。

翻译一部作品的时候，我就开始与作者交流，明白他的意思，
了解他的风格。特别注意别发生误解，因为作者的表达方式跟我
有差异，语言使用习惯也不同。要是他的语言好，我的翻译也要跟
得上，他的语言有欠缺，我可以补上，但不能勉强。翻译时需要灵
活性，需要文学语言的自由发挥，充分挖掘自己的语言资源，展示
接近完美的文字和文学风貌。

翻译是学习的过程，我翻译《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品时遇
到了不少生字生词、意思无法确定的成语、佛教或喇嘛教术语、陌
生的专用词、地名、人名等，只能仔细查词典。阅读《民族文学》维
文版时，我也欣赏其他翻译家的作品，跟自己的翻译做比较。我认
为翻译家不能太自信，要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学习和锻炼。
因为一个翻译家，哪怕他是一个语言大师，也无法完全拥有一种语
言的全部财富。我这一辈子要挖掘我的语言矿藏，能取到钻石还
是煤炭，这取决于我的努力。

挖掘语言的矿藏
□安尼玩买买提（维吾尔族）


